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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前沿调查 

 

  在县域有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正在改变人们对“城市-乡村二元”的看法—— 
 

“城-乡两栖人”：中国二元社会新动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朱晓阳 
 

    农民走向城市仍然是当下的一个趋势，但是与传统社会科学预设的进入城市之时即疏离乡村

之时不同，入城的农民仍然与乡村绑在一起。 

    有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正在加深我们对城市-乡村二元论的质疑，这就是县域的“城-乡两栖

人”现象。几年前，中国城市规划院针对山东安丘县所做的社会调查报告中提到，当地的城市化

有一种乡城两栖现象。后来北大社会学系的人类学博士生白美妃在同一地点进行田野调查。白博

士的调查在中国城市规划院团队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其调查以民族志式的丰富细节深化了之

前的发现，而且在其初步报告中将“城-乡两栖人”及其生活环境概括为：“在空间上撑开的家庭”。

如果将这一简略的概括展开来看，会发现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意涵。 

    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人身-家庭”在乡村-城市空间上的撑开。对于这种城-乡两栖人来说，

其生活环境是一个包括乡下老家和县域城市的时间地理现实范围，其行动的单位往往是家庭而不

是现代主义所预设的“个人”。白博士的另一个发现是“跨代际家庭”（包括年长父母）仍然是城

乡两居的基本单位，也是经济合作的单位。其经济合作行为最重要的是投资买房，其次是（长辈）

照看孙辈和（包括子辈季节性）照看农业。 

    这里的“跨代际家庭”，其范围指空间上撑开在县城和村庄这样一个伸开的场所或生活环境。

必须强调“撑开”这个字眼。这里的空间上撑开与传统的城乡之间的空间转换不一样，由于通讯

（互联网、物联网）和交通改善使家庭、社区的时间地理现实被压缩，同步性与重叠性增强，例

如微信造成异地生活通过虚拟空间同在；由于高铁、高速公路和村村通公路在最近十几年的飞速

发展，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最偏远村庄到达县城的驾车时间也不过数十分钟到一两小时。基础设

施的变化使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例如，去年我在安徽绩溪和潜山调查时，有几次需要村领导召集村干部或村庄理事会成员开

会。参会的人中有不少人在县城或更远的地方居住。当我表示这种会议最少需要提前几天通知时，

对方说只要打电话、发短信或者微信通知一下，那些人当天就能来参加会议；即使远在北京或天

津的人，第二天一定能赶到。我们在潜山需要召集村庄理事会的一个老人来座谈，中午才告诉他，

两个多小时后那位老人就从县城坐车来到村里。一问则知，老人平时住在县城儿子家里，如村里

有事情便回来参加。在同一个村，我们见到一个老人在房前屋后种了好几片蔬菜地。该村是所谓

的“空心村”，附近也没有成规模的农贸市场。问一声：您种这么多吃得完吗？上哪里卖？老人

说：我儿子周末开车来拉回城里去吃。 

    以上这些现象或变化会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对世界的抽象与概括吗？也许对研究者的

影响要远大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者。一个安徽潜山的村小组长几乎不用任何考虑就会为本组的二

十多户人家建起一个微信群，然后通过这个群将本村和本组的事务发布出去。同一个村的村委会

主任在用手机、短信或微信通知已经搬到县城里居住的村庄理事会成员（宗族族长）下午来开会

时，两地隔着几十公里山路，使他考虑的唯一事实是那个村庄理事会成员需要两小时车程。这些

农民好像轻而易举就穿越了社会科学一百年前搭建的城/乡、现代/传统大壁垒。 

    再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按照城市-乡村二元的视角，这些地方是所谓“人口流出、空心化”

的村庄，缺人缺管理资源，因此只有撤并才能拯救。但是如果从乡-城一体的角度，这些“空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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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满人烟的，只是这些居民的一部分时间在村里，另一部分时间在城市。他们是兼业农民和兼

业市民。这样的村庄应该称作“空间上撑开的村庄”，即自然村落的居民生活和生计扩展到域外

（村、乡、县或省市外），自然村的物理边界不再是生活环境-社区的整体和固定范围。 


